《女界钟》与明华女校
徐宏慧

　　1903年，是中国近代妇女女权革命的一个重要年代。这年有一部令人振聋发聩的著作问世，那就是《女界钟》。……该书一经出版，即在知识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在短期内就告售罄。1904年1月出版的《女子世界》第二期用“看！！！看！！！看！！！”来渲染《女界钟》。作者金天翮也因此而被誉为“中国女界之卢骚”。

　　金松岑以满腔的热情放眼女界启蒙，要求男女平权，脱离受奴役的地位，所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宣传妇女解放的出版物之一。此前对男女平等思想虽然也有过宣传，但是，这些文章比较零散而不系统，对有些问题看法比较肤浅。如梁启超的《倡设女学书》专著也发表于《女界钟》之前，但维新人士所提倡的女权思想，只求“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而金松岑认为，女子占国民人口的一半，重视女子教育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其左部不仁，则右部亦随之而废”，只有革新教育，普及女学，男女共受教育，以教育新法启迪女界，提高女子自身素质，才有可能发挥这国民人口一半的力量，男子和女子共同担负起国民义务的全责，救国救难，经世爱国，匡济天下。文中赞赏“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独匹夫然哉，虽匹妇亦与有责焉耳”。全书论述了女子之道德、女子之品性、女子之能力、女子教育之方法、女子之权力、女子参与政治、婚姻进化论，这是颇能鼓舞女界，振奋人心的愿望。《女界钟》也有人称之为“近代史上最早的妇女解放运动专著”，发出了时代的强音，是空谷足音、黄钟大吕，轰天一响、振聋发聩，为沉沉黑暗的中国女界指出一条光明之路。给辛亥革命前后的舆论界带来了一股巨大的冲浪。

《女界钟》出版以后，《国民日报》一连发表了几首读者对《女界钟》的盛赞。
 读《女界钟》
女界沉沉黑暗中，光明一线请君通。

凿开混沌慈悲愿，佛力无边是在同。

灿烂庄严救世文，一枝铁笔扫妖氛。

钟声撞到铿然处，震起婚姻革命军。

重男轻女判尊卑，提倡平权有几人。

愿代同胞二万万，买丝绣出自由神。
　　
　阅《女界钟》集龚定庵句

女儿魂魄完复完，笃信男儿识字难。

塞上似腾奇女气，镜中强半尚红颜。

香兰自判前因误，情话缠绵礼数删。

青史他年烦点染，我无拙笔到眉弯。

《女界钟》是金松岑从上海爱国学社回同里后利用4个星期的时间写成的，柳亚子在跋中记述：“伤政党之憔悴，痛女界之沦胥。侘察无聊，代舌以笔，竭四星期之力，既卒业”。
金松岑在《女界钟》第六节中说到女子应当恢复的权利有六种：

　　一、入学之权利；二、交友之权利；三、营业之权利；四、掌握财产之权利；五、出入自由之权利；六、婚姻自由之权利。

　　对于教育女子的宗旨，他又举了八条：

　　一、 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

　　二、 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

　　三、 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

　　四、 教成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

　　五、 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

　　六、 教成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

　　七、 教成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

　　八、 教成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

　　如果说《女界钟》，是金松岑倡导女权思想的理论言论，那么创办明华女校，是金松岑倡导女权思想的新尝试。1904年3月，自治学社斥资创办明华女校，这也是吴江县内第一所女子学校。明华女校创办时，资金十分匮乏，但金松岑倾注全力，艰苦创业办起了这所学校。

　　也是金松岑继自治学社后的又一次创举，比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梁启超、经元善在上海首创的经正女学晚6年，比近代教育先驱蔡元培先生1902年在上海继创的爱国女校晚2年。

　　此女校的创办思路，是金松岑延续中国教育会办学宗旨，在同里的小环境中的又一具体实践。金松岑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倾注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最底层的女子受教育问题，希望女界人独立不羁“冲天而一起，则吾言或不虚发”， 冲破积染很深的专制时代纲常名教。回过头来，妇女解放的落脚点，还在于受教育长知识。

　　明华女校的教育宗旨和自治学社相似，也强调：

　　德行立身之本，才识处世之先。

　  虽然明华女校规模不算大，校舍设在西弄内，就在自治学社的南面，距离约100米处，明华女校也分初级班和高级班，但只有2、3间民房。教师由自治学社教师兼任，金松岑亲自教国文、音乐课，课本参照自治学社。

　　金松岑在《女界钟》第三节“女子之品性”中列举了“吾中国女子有绝大之障害数端……一缠足之害，悲哉天刑乎”。明华女校提倡“天足”之美，即使入学前已经裹足，入学后，就要放足。同川自治学社的《自治白话报》刊有《缠足歌》，痛陈裹足的害处，此歌后来唱到社会上，不仅明华女校学生反对裹足，连社会上不读书的女子，也追求起“天足”。 

　　《女界钟》内，金松岑指斥旧式婚姻之荒谬：

　　 而为女子者，红巾被面，无颜见人，不病而扶，当笑而哭，闭目入定。

　　与绝无关系的人，这样做作一番，便是终身伴侣，其不合理，更何待言，他所主张的是：

　　夫婚姻交合，既由两人之契约而成，则契约之中，决不容有第三者插足之地。犹之两国密约，不能受他国之离间也。曾是夫妻之间而可以合纵连横之术处之哉？……我国同胞欲实行其社会主义，必以一夫一妻为之基础。

　　《女界钟》对于婚姻自由的主张，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但金松岑办校中男女有别，“自治”和“明华”很近，但学生并无来往。金松岑规劝学生，千万不要做惊世骇俗之事。 只有在“自治”开运动会期间，“明华”学生才排队前来观摩。

　　金松岑严禁在校学生谈情说爱，在校期间明令不准男女学生谈情说爱，要求学生以国家利益为己任，以学习为重。但他怀有一颗慈父般的同情之心。曾为“自治”与“明华”毕业后的大龄男女学生撮合婚姻，若干年后许多学生谈到恩师的关怀，都热泪盈盈，为之动容。

　　金松岑为明华女校作了一首《女学生入学歌》，歌词是：

　　二十世纪女学生，美哉新国民。校旗妩媚东风轻。喜见开学辰，展师联队整衣巾，入学去，重行行。

　　脂奁粉漉次第抛，伏案抽丹豪。修身伦理从教师，吟味开心第，爱国救世宗旨高，入学好，女同胞。

　　缇乐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罗兰若安梦见之，批茶相怀期，东西女杰益驾驰，顾巾帼，凌须眉。

　　天仪地球万国图，一日之摩挲。理化更兼博物科，唱歌音韵和，女儿花发文明多，新世界，女中华。

　　紫裙绁地芳帅糸，戏入运动场。秋千架设球网张，皓腕次第攘，斯巴达魂今来乡。活泼地，女学堂。

　　鱼更之跃灯花红，退习勤课功。明朝休沐归家同，姐妹相随踪，励志愿作女英雄，不入学，可怜虫。

明华女校的毕业生中有杨纫兰、周观春、张蓉珍、费兰英、黄继玉、孙济扶、张默君、张宏楚、张驾美、张振亚、费达生、薛元雁等等。杨纫兰即是费孝通的生母，也是《女界钟》三位女性作序人之一；书名为杨纫兰之兄杨天骥所书。
明华女校的创办，不仅在吴江县内是首创，相对于周围其他县来说，也是先行者。其时同里教育事业，发展兴盛，使得半个世纪以来，同里在政治、经济、文艺、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人才。

　　金松岑创办女校的思想，也影响了他的学生。1906年初，学生任传薪在退思园内创办一所与同川学校齐名且影响深广的丽则女校，这是吴江县内创办的第二所女校。

　　《女界钟》的发表与女校的创办，已经过去了一百余年，金松岑当时所认为应当大声疾呼的东西，在今天已经普遍地、具体地实现在无数人身上。但是重温过去，重读《女界钟》，作者的睿智犀利、思想超前、视野独到之处，仍旧令人唏嘘不已。

　　

